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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綠血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她時，就愛上了她。



她叫肖敏，21歲，是省籃球隊今年剛剛招入的新人。



她一米八左右的個子，可是並沒有顯得像一般的高個子那樣笨拙，相反，白皙的肌膚，剛剛遮住耳朵的俏皮的短髮，玲瓏有致的身材，修長的臂膊和同樣修長的雙腿。



當然，還有高超的球技和靈巧的動作，這一切，構成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女孩子。



綠血看著她在場上跑動，揮灑著汗水，尤其是看到那單薄的球衣下、隨著她的動作顫動著的結實的雙乳，已經深深地被她迷住了。



後來，他幾次花高價買黑票去現場看她打球，想和她更多接觸一點，可是沒有成功，因為喜歡她的人那麼多，每次她比賽完，都會被球迷團團圍住。綠血只能遠遠地看著她，直到她坐上隊車遠去。



再後來，他實在無法再忍受思念的煎熬，寫了一封滿含深情的信，寄給了她。



他希望自己的真誠可以打動她。寄出之後，他就滿心期待地等著她的回音。



兩個月過去了，沒有一點消息。



他開始笑自己傻。



他想要放棄了。



一天晚上，綠血泡了一杯咖啡，在電視前坐了下來，隨意開了一個聲道，是省電視台，裡面正在播一個現場的娛樂節目。



「……下面有請今天的嘉賓——省籃球隊的新星，肖敏！」現場一片熱烈的掌聲。



綠血眼前一亮，坐直身體，興奮地看著螢幕。因為穿著便服的肖敏同樣是那麼美。



這種娛樂節目，無非是輕鬆加搞笑，氣氛很熱烈。觀眾不斷地向肖敏提各種各樣的問題，她笑著一一回答。



綠血也很高興，因為知道了許多關於她的事。



「來看下面這位觀眾的……」



主持人念著手裡的紙條，「請問肖敏，有，男，朋，友，嗎？」



觀眾頓時興奮地叫起來，肖敏也燦爛地笑著。



綠血的心裡一陣亂跳，屏著呼吸，等著她的回答。



「嗯，還沒有啦。」等觀眾稍微安靜一點，她微微紅著臉說。



「耶！」綠血暗暗叫好。



主持人追問：「是不是有很多人給妳寫情書啊？」



「怎麼會啊。」



「什麼叫『怎麼會』啊。妳那麼受歡迎，我不信一封情書都沒收過？」



「嗯……說起來，好像前一段時間收過一封。只有一封啊。」



綠血一下子站了起來。只有一封？是自己寫的那封？那麼說……



「那妳怎麼辦呢？有沒有回信？」主持人興致勃勃地問。



「沒有。」



她回答很乾脆，笑嘻嘻地：「因為寫得有點酸，我看了一遍就扔掉了。」



「哦？有點酸？怎樣酸？給大家念一下好嘛？……」



現場依然很熱鬧，肖敏也依然燦爛地笑著，但綠血已經看不見了。



他手裡的杯子鏘地一聲掉在地上，摔成了幾塊，咖啡灑了一地。



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肖敏，原來也不過是這樣一個小婦人，自己的一片真情，全都打了水漂。



他的雙手緊緊握起了拳頭，咯咯作響。



他抬頭看著螢幕上肖敏的笑臉，目光卻已經變了，剛剛充滿溫情的眼神裡現在彷彿要噴出火來。



他決定了一件事：殺掉她，既然我得不到，決不可以留給別人！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綠血披上一件長風衣，戴上太陽鏡和手套，然後從衣櫥裡取出剛剛從黑市上買來的UZI輕型衝鋒槍，裝上一梭子彈。

在那天的節目裡，他已經得知，肖敏每天晚上，在集體訓練結束之後，都要自己加練一兩個小時，也就是說，現在省體育館的籃球館裡，只有她一個人。這是絕好的機會。



他開著車，逕直來到體育館，遠遠就聽見裡面籃球的聲音。在這安靜的夜晚，空曠的籃球館裡，籃球打在木製地板上的聲音分外地清晰。



綠血走到門前，把門推開一條縫隙，向裡面窺視著。



果然只有肖敏一個人。



她看來已經練習了很久，臉上不斷流下的汗水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她頭上戴著一條吸汗的白色頭帶，短髮蓬鬆地翹著，隨著她的動作上下飄動。



身上穿著一件寬大的灰色汗衫，外面套著她的17號隊服，都已經被汗水浸透了，貼在她的身上。



下面穿的是隊服的短褲，淺綠色的運動襪，和一雙黑色的球鞋。她帶了幾下球，一個輕巧的上籃，球進了。



她沒有去撿球，任憑它在地上跳動，滾開。



她掀起球衣的前襟，擦擦臉上的汗水，站在那裡緩著氣。



看著亭亭玉立的肖敏，看著她誘人的身材，看著她潔白修長的雙腿，在一瞬間，綠血有點動搖了。



因為他心裡其實還是在愛著她的。然而他轉念一想：如果殺了她，那麼她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了，再也不會被人奪走！



於是他握了握拳，推開了門。



肖敏驚訝地看著走進來的這個陌生人：「你是……？」



綠血摘掉太陽鏡，一邊走近肖敏，一邊用鋒利的目光看著她：「寫情書給妳的人。」



「啊！」她倒吸一口氣，因為她在他眼裡看到了兇惡的成分。



「你……你就是寫那封信的人？」



她向後退著，舌頭由於驚嚇有些麻木了，「那個……我不是故意那麼說的，我只是……還沒有感覺……如果我的話傷害了你，我可以在電視上給你公開道歉……」



「不必了。」



綠血冷冷地說：「那種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我現在只是想得到妳，僅此而已。」



肖敏驚恐地睜大了雙眼，一邊踉踉蹌蹌地向後退著，一邊本能地抬起雙手，嘴裡喊著：「不……不要過來啊……」



「好美的眼睛……」綠血這樣想著，而右手已經伸進風衣裡，拉出了衝鋒槍。



空曠而安靜的籃球館裡突然響起一陣震耳欲聾的巨響。



綠血站在那裡，手中的槍冒著白煙。



一串子彈射進了肖敏青春矯健的身體，從她右肩到左腰部留下了一排鮮紅的彈孔。



鮮血瞬間染紅了她的球衣。同時子彈巨大的衝力把她向後推去，重重地撞在牆上。



肖敏畢竟是一個經過訓練的運動員，身體相當健壯，雖然中了彈，還勉強可以扶著牆站住。



但她的嘴裡已經有血吐了出來。她用一種非常哀怨的眼神看著綠血，想說話，但是說不出來。



「好美的眼睛……」



綠血再一次這樣想著，然後抬起槍口，對準她的左胸。



她濕透的球衣下結實的左乳劇烈地顫抖了幾下，大股的血噴了出來。



子彈射穿了她的大動脈，是致命的。肖敏美麗的頭痙攣地向後仰著，靜止了幾秒鐘，整個人隨即慢慢地沿著牆向下滑去，直到她跌坐在地板上，腿還緩緩踢了幾下。然後她的頭無力地垂在肩膀上，停止了呼吸。



綠血扔掉手裡的槍，緩緩走上前去。他抑制不住心裡的興奮，喘著粗氣。



「肖敏。現在妳是屬於我的了。永遠地……！」



他在她身邊蹲了下來。她的眼睛半開半合，無神地看著她身邊的地板。



她的睫毛很長，在這種狀態下來看，更加顯得她的雙眼非常的美。



「好美的眼睛。」



綠血微微笑著，捧起她的臉，吻了吻她的眼睛，然後用手合上她的眼皮。



等到她身上的的彈孔不再流血，他伸手抱起她，撿起槍，向車子走去。



「肖敏，到了，這就是我們的家。」



綠血打開門，把肖敏放在地毯上，自己跪下來，給她蒼白的嘴唇上一個深深的吻。



「妳是我的了，親愛的。來，讓我看看妳……」



他先解掉她的球鞋，丟在門口，然後開始動手脫她的上衣。因為沾滿了血，凝固了，要脫下來還真有些費力。



他把肖敏翻過身來，用剪刀把她的球衣和汗衫一起從背後中間剪開，一點點取下來，攤平，摺好。



「對我來說，這是妳最好的衣服，」



綠血笑著：「我會珍藏起來的。」



在汗衫的裡面，是一件運動背心。



因為為了運動方便，肖敏沒有穿罩杯，然而在運動背心緊緊的包裹下，她的雙乳顯得更加的豐滿和富有彈性，現在只是多了幾個彈孔而已。



綠血小心翼翼地把運動背心掀開，雪白、結實的雙乳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



「呀，妳身上真的好髒啊，這怎麼行，走，我們去洗個澡吧……」



他在浴缸裡放滿熱水，加一些沐浴粉，輕輕地把肖敏放進去。



凝結在她肌膚上的血在水裡化開了，水迅速變成了粉紅色。



「好，這樣才是完美的身體……」



他輕輕摸著她乳房上烏黑的彈孔，洗掉她身上的血，然後開始撫摸她的雙乳。



「妳知道嗎？這一天，我盼了多久啊。」他不停地撫摸著，越來越用力。



漸漸地，他感到下體已經開始硬了起來。



「好，我來告訴妳，我有多麼愛妳。」



他一手托住肖敏圓潤的臀部，把她抬高一點，另一隻手把她的球褲和裡面的純白色內褲一起拉到她的腳下，拿出水面。



這樣，水中的肖敏除了一雙運動襪之外就已經是一絲不掛了。



她精心修剪過的陰毛在水中緩緩地漂動著。



綠血伸手去摸她的陰戶。雖然她已經死了這麼長時間，在溫水的浸潤之下，她的陰戶仍然很柔軟。



綠血脫光自己的衣服，跨進了浴缸裡。



他每隻手拉開一條令他多少次意亂神迷的長腿，讓她的小腿垂在外面，大腿架在浴缸的邊緣，這樣她的陰戶就被抬起來，露出了水面。



綠血抬起自己久候多時的陽具，對準肖敏的陰戶，用力地刺進去。



綠血並沒有感到想像中那樣乾澀。這是水的功勞。



溫熱的水不僅為已經冰冷的肖敏保持了體溫，令綠血更加興奮，而且還為他提供了潤滑劑。



在他盡情地抽插時，完全沒有感覺到身下是一具屍體，感覺就像是活生生的肖敏一樣。



「肖敏，心愛的……我……愛妳……愛妳……愛妳啊！」



他一邊劇烈地運動著，喘著氣，一邊不停地對心愛的人喃喃地說著話。



終於，在他感覺陽具脹得幾乎要爆裂的時候，射出了濃濃的精液。



他沒有動，深深吸了口氣，尚未冷卻的陽具依然插在肖敏的身體裡。



他伸出雙臂，緊緊抱住肖敏赤裸的身體。



「肖敏，我們兩個，就這樣一直下去，好嗎？」



他站起來，擦乾身體，放掉浴缸裡的水，也把肖敏的身體擦乾，然後抱起她，放在床上，蓋好被子。



他自己在床邊的地毯上躺下，吻一下她的手：「晚安，親愛的。」



第二天早晨，他如常地喝著咖啡，悠閒地看著電視裡的新聞。



「本台剛剛收到的消息：今年入選我省籃球隊的新秀肖敏，昨天晚上在訓練館失蹤，現場發現有血跡，經化驗與肖敏的血型符合。



警方推測，肖敏可能已經被殺害。警方目前正在調查可疑人員，包括她的親人，朋友，隊友，較多接觸的球迷等。



幾天前本台晚間娛樂節目中提到的寫情書給她的人被列為重點嫌疑人……」



他手裡的杯子鏘地一聲掉在地上，摔成了幾塊，咖啡灑了一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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